
《光源深处》恰似一方精心雕
琢的棱镜，将乡土质朴与生命的哲
思，折射成熠熠生辉的斑斓诗行。
全书以“聚焦——映照——回望
——折射——色散”为诗歌叙事脉
络，层层递进构筑起充满诗意与张
力的精神世界，既有对故乡的眷
恋，蕴藏对生命、自然与人文的深
邃叩问，让我们在光影交织中倾听
乡土与心灵的对话。

聚焦乡土：
《光源深处》勾勒了故乡

独有的轮廓

打开《光源深处》扑面而来是充满乡
土气息的质朴文字。龙金永在她的诗歌
中，用精致而真挚的笔触勾勒出故乡的特
写。在《我的村庄》中写道：“木瓦房，是村
庄低矮的支架/稍高一点，是瓦片上的树
梢/再高一点，就是两座山峰遥相呼应的
顶点了/从横向看，上寨和下寨/各占据山
的一面，让我的村庄/具有了对峙之美/上
寨的支书，不用高音喇叭/只要拉出嗓子，
村庄就会打开/回音壁，把他的通知/一句
一句地向每家每户传达”。在短短的一节
诗句里，借助诗句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
水墨画卷，画出村庄的
建筑，画出村庄的地
形，画出村庄的生活，
简单的词语，是一幅幅
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
安静的村庄，让我们听
到支书嘹亮的嗓音在
山的回音里穿山而出，
让我们感受到村庄人
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
画面。

《神坐的地方》《故
乡》《打谷》《晒谷》《舂
谷》《打笋记》等诗作更
是深入刻画故乡的一
草一木。《打谷》《晒谷》
《舂谷》等诗作描写日
常烟火味十足的劳作
场景，把劳作的过程变
成诗。在她的文字里，
打谷时洒落的汗水、晒
谷时灿烂的太阳、舂谷
时的节奏感，平常的劳
作变成有活力、有节拍
的诗行。《苗绣》中融入
具有苗族特色的生命元素，龙金永刻画绣
娘的图案、针法、神态，使人感受到其中渗
透着民族文化的深邃厚重和女性内心的
柔软细腻。《打笋记》一诗则娓娓讲述了山
中打笋趣事，带给我们的是乡村生活的趣
味性。

《故乡月》《大雪封山》等诗将故乡的
自然景象染上特殊的色彩，月光洒在故乡
的土地上，为我们呈现一片宁静悠远略带
伤感的画面，似乎可以让人触摸到游子对
故乡的依恋之情。大雪封山，村庄陷入万
籁俱寂的环境中，龙金永用诗行将大雪封
山的寂静化为扩大化的寂静，让我们感受
故乡的静寂，故乡的书写不在怀旧的层面
之上，而要让故乡成为精神的家，它具有

神圣性与永恒性，在龙金永的诗歌世界
里，故乡是灵魂的家园，是游离多远处依
旧遥记在心的根。

映照心灵：
《光源深处》超越现实意象

并从中探寻生命真谛

诗人善于将诗歌的语境与思考在更
高维度上来处理。比如，《桃花源》《一条
鱼在岸》《与一个村庄相遇》《村庄的颜色》
《人间问候》《远方有多远》《锦江河畔听
雨》等作品，她在超现实的意象和情感能
量的表达中完成内心世界的朝圣通道。

作为超现
实意象的“一
条鱼在岸上”，
应该是本诗集
的一大亮点。
鱼归水，龙金
永的“一条鱼
上岸”显然有
悖于人们的常
规思维，但这
一极富视觉冲
击力、思维震
撼力的超现实
意象的营造，
却意在隐喻两
个世界之间的
交叠和汇通，
而鱼上岸的窘
迫状态又正是
人类在世俗生
活中面临的各
种 矛 盾 和 艰
辛，自然也就
可以引发读者
对人之生存状

态的深沉思考：我们亦不正像这在岸上的
鱼一样，挣扎在自己无权涉足的水域和自
己被置之于外的各种不适宜环境中，如何
在人（我）与物（我）的矛盾冲突中保持自
己的本真。

《锦江河畔听雨》，将听雨当作人和感
情物，赋予“雨”以情感意象的意义，而与
外界的雨声结合，诗人听雨，听风，感悟世
事，也将个人喜怒哀乐的世间万物倾诉在
淅淅沥沥的雨里。在雨里她或许想起过
往曾经的喜悦，思索人生，或者感应到天
地万物。将诗与人融入自然的创作，让作
品有了人文温度。

《远方有多远》则采用哲学叩问式命
题，将诗歌带入广袤空间。远方充满诱惑

和神秘，是未知的世界、梦想、希望等。龙
金永在诗歌中追问远方有多远，实际上是
为了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命因每
个人的存在而充满了探索，我们每个人都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然而我们在寻找
远方的路上，又是否丧失了探索的路径？
远方最后在哪里？对此没有标准答案，只
有在诗歌引领中唤醒自己思索人生道路
的方向，审视生命的终极意义。

回望与折射：
《光源深处》多元视角下的

文化与自然

《万山红》《朱砂缘》《黑洞子》《太湖
美》《龙》等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视野和丰富
的想象力。《万山红》的万山红遍，是壮美
自然之笔，是红彤彤的自然，是大自然用
浓艳的红色勾画壮美，那种气象，那样色
彩，是大自然力量和生命使然。在恢宏的
自然气势面前，龙金永的主观情感和思考
是不可回避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
深华。

《朱砂缘》中还藏有一个文化密码。
朱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特殊意义的
一种物质，不单是一种矿物，承载一种文
化底蕴。龙金永在书写朱砂时，将朱砂后
面的故事文化和自己的情感密切结合起
来，显示出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热
爱。以朱砂的书写来寻觅一个文化脉络，
将传统与现在连接起来，让人领悟传统文
化的博大精深。

《黑洞子》的神秘，黑洞子未知的黑暗
与神秘使我们产生好奇心、探秘欲。龙金
永在诗篇中想象出黑洞子世界的奇妙，表
达的是他对黑洞子的敬畏与渴望，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与探秘，是人类内心本能的求
知与探索欲使然，是一种奇幻的抒写。

《太湖美》，不同于家乡的山水，太湖
有她自己的灵性。龙金永以湖水、荷花、
小船等景物写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和灵
秀，我们在这首诗里感受到荷花的芳香、
桨声的悠远、江南的安宁和静谧。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诗集
中，龙被赋予极高地位，将其形象与民族
文化相联系，把诗歌意境提升到民族文化
的高度。龙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力量、智
慧、精神，讴歌龙就是在歌颂民族，在表达
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这样使
诗集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这些意象相互激
荡交织，犹如光谱色散般呈现出世界的多
元化、丰富性，表现了她对世界不同地域
文化、自然环境的关注及热爱之情。

艺术匠心：
《光源深处》是独特手法

与精妙结构的融合

意象叠加、比拟、象征等是龙
金永的“高明手段”。诗作运用了
这些艺术手法后意蕴更加丰厚，意
味更为悠长。在诗集中诗人将很
多意象进行叠加、并置，使诗歌具
有繁星映天之美。如故乡中出现
了木瓦房、树梢、山峰等诸多意象
叠加，使诗人笔下的乡村整体景象
更加具体、生动。

此外，隐喻与象征的使用又使诗歌蒙
上一层神秘而又深刻的色彩。在前文中
提到的《一条鱼在岸上》中，鱼就象征着人
类在困境之中的人性存在，属于隐喻；在
《龙》中，龙作为象征体象征了中华民族。
这些隐喻与象征的运用把诗歌从表面上
的描写引申到思想以及情感的层面，让我
们有更深刻的思考。

在语言的运用上，龙金永的诗歌简
练、朴素而富有诗意。她的诗歌语言贴近
生活，她将诗歌的意旨清楚明白地传达给
我们，易读易解；又有艺术张力，通过用
词、句式的高妙组合，创造诗歌情境，无论
是描写乡土生活的朴素画面，还是表达复
杂思想情绪，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诗集的编排颇见巧思。诗集之间，
“聚焦——映照——回望——折射——色
散”或相连或独立，从家乡到世界，从个人
到生命文化，由浅入深，分明呈现诗人独
特的时间逻辑和思想逻辑，好比一条河
流，循着它前行，得以观赏沿途的风景。
我们顺着它阅读，在读诗的过程中，诗人
心灵世界的光点，以及思想的无限边际逐
渐浮现，而这种过程，好比一场心灵的成
长之旅、文化之旅。

永恒的光芒：
《光源深处》的价值与意义

在《光源深处》，龙金永用她的诗行、
诗意、诗魂打开了通向乡村灵魂深处的大
门，于繁华的现代社会中让我们暂时驻
足，审视乡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迅速
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渐渐被人们遗忘，《光
源深处》用诗歌把人们从沉睡的记忆和情
感里唤醒。

《光源深处》这本诗集不仅是龙金永
的个人创作，更是当下书写乡村诗歌的佳
作，它以自我的视角、细腻的心灵和独特
的艺术方式展示出乡村生活的美好与复
杂，为乡村诗歌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新
思维和新方向，带动更多人走向乡村、热
爱乡村，使乡村诗性的光芒永远照亮乡土
记忆、照亮生命踪迹、照亮民族文化血脉。

诗人、作家、资深编辑徐必常说：龙金
永以山水风物作为营养，用民族文化基因
照耀内心世界，用诗笔去书写和礼赞生活
感悟。她带着故乡和民族一路走来，且行
且歌，越走越远，走出了一路诗意惠泽的
人生。《光源深处》让我们感受到龙金永那
来自故土、来自生命、来自世界最深沉的
热爱与思索，该诗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与艺术魅力，让我们在光影交织中倾听乡
土与心灵的对话。

龙正舟

在光影交织中
倾听乡土与心灵的对话

——读龙金永诗集《光源深处》

在石阡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朱
良德的诗歌像滋养这一方水土蜿蜒的龙
川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静静流淌。他
的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将乡土、乡情或
自然地理空间的哲思，编织成一幅动人的
诗意画卷。

在朱良德的这部诗集里，我们看到最
多的是纯粹，是一个诗人对生活本真的深
情凝视。这位石阡土生土长的诗人，以其
独特的文学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
乡土精神世界的窗口。诗人以其敏锐的感
知力，在生活的褶皱里打捞诗意。

《像河流进入生活》中的很多诗歌，都
令人印象深刻。像《风在吹》《早晨的鸳鸯
湖》《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去年除夕》
等等。

山顶上的风
在吹，从树梢吹向树梢
从山顶吹向山顶，风一直在吹
像一只鹰滑向山的边界，到达
天空的极限

山顶上，一棵树在风中行走
在匆匆行走中，留下风的形状
——《风在吹》

《风在吹》是诗人的代表作，是一首极
具存在主义色彩的诗作。“山顶上的风/在
吹”——这句看似平淡的开场白，却暗含
着现代诗歌最深刻的隐喻。在当代诗歌创
作中，“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的范畴，
成为了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符号。

“从树梢吹向树梢/从山顶吹向山
顶。”在这首诗中，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
的运动轨迹：它既在树梢与树梢之间水平
流动，又在山顶与山顶之间垂直攀升，这
种二维空间的位移最终被“鹰的滑翔”解
构成三维的螺旋。这种运动轨迹暗合海德
格尔“世界世界化”的命题——存在者通
过自身的运动不断构造存在的场域。

那只“滑向山的边界，到达/天空的极
限”的鹰，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是
超越的象征。它试图突破界限，却始终无

法真正逃离存在的场域。这种永恒的困
境，正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写照。当鹰到
达“天空的极限”时，我们看到的不是突破
的喜悦，而是存在的边界。这种边界意识，
正是现代诗歌最深刻的主题之一。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棵树在风中行
走”的意象。“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本应是
静止的，但在诗人笔下，它获得了运动属
性。这种悖论式的表达，揭示了现代人最
根本的生存状态：我们既是固定的，又不
得不移动；既有根基，又必须漂泊。诗歌最
后“留下了风的形状”，不仅是一个视觉意
象，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呈现。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给出任何
答案，而是通过精妙的意象营造，将现代
人的生存困境转化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在
这个意义上，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
更是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它让我们看
到，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棵在风中
行走的树，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风的
形状。

《早晨的鸳鸯湖》是将视角转向更为
静谧的自然空间。鸳鸯湖的意象象征着未
被打扰的净土，垂钓者的消失暗示着人类
的自然退让。诗中“天空把恍如隔世的/
蓝，投入水中——”的描写，展现了自然本
身的诗性存在，这种存在不需要人类的介
入，却能为人类提供精神的慰藉。

我和作者曾经讨论过这首诗，我尤其
喜欢“曾隐藏于湖边的垂钓者/退藏于一

滴湖水”这句。严格意义上说，我是喜欢诗
人在诗中营造的那种静谧而神秘的氛围。

诗人通过“退藏于一滴湖水”勾勒出
一幅深邃的画面，将垂钓者的形象与湖水
融为一体，并与之对比，巧妙地将宏观与
微观结合，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
系。诗句中的“一滴湖水”既是具体的意
象，又象征着无限的可能，展现了东方美
学中“以小见大”的智慧，令人回味无穷。

在《群山之上》中，诗人以童年视角开
启了对自然的凝视。群山、蓝天、白云构成
了最初的“诗和远方”，这种纯净的向往在
成年后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这种向
往，对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我来说，也曾
有过，所以，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内心
瞬间便产生了共鸣。

《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则展现了
更为复杂的生态意识。树桩的意象承载着
人类与自然的双重记忆：砍伐与重生、破
坏与修复。诗人以树桩的新生隐喻精神的
复苏，暗示着工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困境
与救赎。“我看见，一个树桩长出了新枝/
像春天，再一次在它的体内醒来。”树桩长
出“新枝”的意象，恰如我们在物质世界中
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群山之上》《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
来》《早晨的鸳鸯湖》三首诗，共同构建了
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从童年的仰望到中
年的俯察，从群山的巍峨到树桩的坚韧，
从湖泊的静谧到生命的觉醒。诗人通过对

自然意象的深度开掘，展现了现代人在物
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对精神家园的追
寻与守望。这种追寻不是简单的怀旧，而
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是对现代性困
境的诗意回应。

《木偶戏》一诗中，老艺人们用颤抖的
双手赋予木偶以生命，在翻、转、腾、挪间，
木偶仿佛获得了灵魂。“在方寸之间，在口
传心授之中/几位老人一直在用生命演绎/
自己的一生。”这种生命的传递超越了技
艺本身，成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承。老人们
不是在演绎故事，而是在用生命诠释生
命，“在方寸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存在的
盛大仪式。木偶的喜怒哀乐，何尝不是老
人们一生的缩影？

《去年除夕》是一幅时光的剪影。“她
忙着打扫屋里屋外，包括墙上的尘埃/小
心翼翼擦拭父亲遗像上的/灰尘。”母亲擦
拭遗像的动作，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抚
触。“她正要进屋/在翻门槛的时候，摔了
一跤/重重的。”她在家门口摔倒的瞬间，
是时光给予生命的一次重击。“我把她抱
在怀里的时候/发现她如此瘦小。”诗人抱
着瘦小的母亲，如同抱着一段即将流逝的
时光。而“在去医院的途中，我才发现/她
的眼里，含着一些晚年的泪水/却没有喊
疼。”母亲眼里的泪水，不是对疼痛的屈
服，而是对生命重量的默默承受。这一刻，
时光的褶皱里藏着无数个相似的除夕，藏
着无数个母亲的身影。

而《波浪的纤绳》不仅是地理的界限，
更是时间的见证。渡船在河面上划出的涟
漪，是城乡之间的生命轨迹。纤绳在历史
中磨得发亮，如同记忆在时光中被打磨得
愈发清晰。诗人对一条河流的爱，是对生
命源头的深深眷恋。

人们习惯了快餐文化，习惯了碎片化
的信息获取，却渐渐失去了对生活诗意的
提取和感知。朱良德的诗集《像河流进入
生活》恰如石阡的母亲河——龙川河，静
静地流淌。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他的
诗歌提醒我们：诗意不在远方，而在那些
看似平凡生活的瞬间，恰恰是最值得珍视
的诗性光芒。

景登虎

在生活的褶皱里
打捞诗意

——评朱良德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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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写道：“文学不仅需要高于生活的表达，
有时也需要低于生活的表达。”现在，秀刚
主编拟将我的三个短篇编发于此，并嘱我
写千余字的创作谈，明日交卷。这于我而
言，有点勉为其难。望了一阵天花板后，
我记起了这句话来。搁下写小说的笔，已
经好多年了。朋友问我为何搁下？我也
回答不清，搁下就搁下了呗。去年，我守
在村子里，忽又握起手机，打下了一些
字。其实，就是记录了一点生活日常。从
文学来看，它就像小说吧。然而，生活的
丰富性令我眼花缭乱，它在真实中荒诞
着，又在荒诞中真实着，汪洋恣肆，无限延
展，远远地高于我的文字。在真实生活
中，谢叔叔确实是有一条狗的。木金也是
一个有生活原型的钓客。“我”只是一个叙
述者，是谢叔叔和木金的他者。谢叔叔和
木金他们有一段日子形影不离，背着钓具
到处垂钓，狗就追随着他们游荡，直到一
天，那条狗失踪了。狗的失踪是木金告诉
我的。那时候木金已经做起了房开老板，
开始有点财大气粗。而谢叔叔们，就显得
愈发让日子挤压。生活就是这样被碾压
着展开，复杂起来。我写《飞行的下司犬》
就是偶然的闪念，在手机上唰唰唰地完
成。我本来写一条奋斗中的狗，一条忠诚
的狗，但落笔时，它成了谢叔叔的刀下
鬼。于是它使谢叔叔背负原罪。我只好
让猎户又给谢叔叔送去一条小狗，那条小
狗给谢叔叔带去了救赎的机会。但是，如
果只是这么一个说教似的故事，那就不如
随意重读一则寓言了。所以，我又着意写
了财大气粗的木金，由他将日子拓展开
来，在欢快中把日子拽向深渊。这就可以
使我们在低处仰望着生活，在笑声中品咂
生活的苦涩味儿。

《韩太师故居》里面的主人公韩太师，
他的原型曾经是我的同事。从生物的角
度来说，我的同事现在还活得很健康，小
说把他写死了（他的灵魂死了）。于是他
住过的地方成了故居。韩太师也不是小
说的核心，他只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
体，叙述了一场“文化包装”——可不可以
说是“伪文化”呢？生活在这里是真实的，
也是荒诞的。许多美好愿景——就算是
美好愿景，它让人操之过急，于是又会给
现实击碎。而操之过急的动力是什么，令
人无尽猜想。这是生活的无情面孔。我
借韩太师表达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遭
遇，实际上也在记录和描述一种生活现
象，那种现象曾经在岁月里蔓延。所以，
有一天我在微信朋友圈中推送一个小视
频，就是一家景区门外空荡荡的大型停车
场的情景，立即就有朋友问是哪里？我毫
不犹豫地回复：神州大地。并非夸大其
词，这是真实的普遍存在。这种存在正是
高于文学的生活。我只是无奈地用文字
来做婉曲的表达，而提示大家对此进行思
考和研判。《欢乐颂》更像一出正剧，只是
结局并不完满，不能差强人意。伊世吉的
复杂心理，我不想在此多说。至于一场

“佯葬”的尴尬表演，看上去是荒谬的，然
而它却是真的生活。我不想在这里多谈
这个话题，可能因为有些事情在特定的条
件下，就是只能意会。在一些大背景下的
生活呈现，大家都能感同身受。而况生活
在某些时刻，它本身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
自然传达。那就让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好了。

写小说的用处，应该是透过叙述的对
象，比如人物、故事……生活，让人读后有
所启迪、思索、判断，然后反思生活。生活
是小说的源泉，但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
小说能够叙述的，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
我的低于生活的表达，大致是这个意思。
只是，它可能比生活好看，也应当比生活
好看。不同的时代，可能都有小说的禁
区。然而，我们可以过滤信息，但无法过
滤生活。托马斯·索维尔说：“经过筛选
的、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不仅能够创造虚
构的事实，而且能够创造虚构的人物。”
（《知识分子与社会》）小说的人物故事固
然是虚构的，但它也应该坦诚地表达生
活，哪怕像伊塔洛·卡尔维诺那种凭借高
超的想象力进行创造的小说，也是要根植
于生活基础。生活不是小说写它美好它
就美好，而在于生活本身是不是真正的美
好。执着于理想的未来，就不可能警惕当
下的悲情。粉饰生活无疑是一副麻醉
剂。米兰·昆德拉说过：“追逐未来是一切
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懦夫对强力
的谄媚。”（《小说的艺术》）是不是可以这
样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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